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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融通古今的“大文学史观”

记 者：杨辉老师，您好！恭喜您的《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
学传统》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能否请您首先为我们介绍一
下这部著作的基本架构？

杨 辉：这部书是我近年来关于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
批评的成果合集，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赓续问题展
开。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现实主义传统的深化”，以
柳青、路遥等作家的作品为例，讨论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赓续
及相关问题。全书从总体性视域、社会主义新人塑造以及“具
有质的规定性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传承和发展等方面，梳理了
延安文艺以降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核心精神和美学品格。主
要试图用“以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为核心、融通中国古典传统和
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通三统”的文学史观念，重新理解晚近70
余年当代文学的流变及其意义。中编“古典传统的接续和转
化”，主要讨论当代文学接续和转化中国古典传统的经验、路
径、方法及其意义，尝试建构融通古今的“大文学史观”，并以
之为基础重解中国文学古今演变问题。下编“古典批评文体的
当代转化”，是以“大文学史观”为视域，以当代文本和文学现
象为案例，在促进古典文论现代转化的基础上建构文论“中国
话语”的探索和尝试。批评文体的现代转化是古典文论现代转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新激活古典文论重要概念、术语、
范畴所关涉的文化观念、美学追求和运思方式的可能性路径
之一。无论是以当代文学为借径促进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还
是古今融通的“大文学史观”建构，最终均将汇入“通三统”的
文学史视域之中，成为赓续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基本
路径和方法。

记 者：这部理论著作体现了您多年来在“社会主义文学
传统”领域的专注深耕。您对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研究，肇始
于何时？能否谈谈您与这一主题的渊源与关联？

杨 辉：关注并研究社会主义文学传统，某种意义上可以
说是思考的必然。2010年前后，因动念写作一部《路遥传》，我
在做了比较充分的案头准备工作（比如自编《路遥年谱简编》）
之后，开始了较为漫长的调研走访。路遥生活和写作过的地
方，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正是在实际调研过程中，我的视
野逐渐打开，对路遥的心路历程及其创作的变化的理解逐渐
清晰，此前未加注意的一些生活细节时常会呈现出意想不到
的重要意义。走访过程虽然辛苦，但收获可以说是巨大的。尤
其是在延川县，我搜集到了一些路遥早期佚作。这些至今未被
收入《路遥全集》和各种选集的作品启发我重新从整体意义上
思考路遥的写作及其与当代文学的关系问题。《路遥文学的

“常”与“变”——从“〈山花〉时期”而来》这篇比较长的文章，就

是这一时期思考的集中呈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此浮现，那就
是在路遥的写作中，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贯通”远大于

“分裂”。被视为当代文学史常识的、发生在1970至1980年代
之交的具有“断裂”意义的“新”“旧”之变，在路遥的写作中并
未发生。换句话说，既定的文学史观念并不能妥当解释路遥文
学的“常”与“变”及其所表征的重要问题。路遥文学“超出”这
一时期文学史观念成规的地方，正是延安文艺以降的社会主
义文学传统的整体价值所在。沿着这个思路，我还写了《再“历
史化”：〈创业史〉的评价问题》《〈讲话〉传统、人民伦理与现实
主义——论路遥的文学观》《“未竟”的创造：〈创业史〉与当代
文学中的“风景政治”》。《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是这一
思考的阶段性总结。也就是在这一篇文章中，我尝试提出“通
三统”的文学史观念，希望由此打开更为开阔的文学和理论视
野，充分发掘当代文学70余年的内在连续性及其奠基性意
义。唯有在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总体性视域中，文学史观念的

“裂隙”、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方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记 者：这部著作具有鲜明的理论抱负，您试图超克或悬
置“重写文学史”和“再解读”研究理路，在更宽广的思想和文
学史视域中历史性地理解当代文学70余年核心观念的流变问
题。纵观当代文学研究现场，您认为，这一研究理路的必要性
与紧迫性何在？

杨 辉：如前所述，由路遥研究所引发的思考，几乎自然
地扩展到对当代文学70余年的整体理解。而以路遥写作《人
生》和《平凡的世界》的1980年代为原点，上推30余年，可以
延伸到对柳青文学遗产尤其是《创业史》价值的持续思考；下
延30余年，则可以拓展到对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现实主义创作
的研究。这是理解当代文学70余年观念流变及其意义的思路
之一。我尝试暂且悬置“重写文学史”及“再解读”的研究理路，
从时代精神总体性的视野中，重新理解和阐释当代文学基本
传统的价值。这便是“通三统”文学史观念提出的背景。以之为
基础，既可以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流变及其理论价
值和实践意义，也可以充分阐释当代文学接续和转化古典文
脉的经验、路径和方法。同时，亦可超克文化的“古今中西之
争”的观念窠臼，打开深具时代和现实意义、更具包容性和概
括力的文学和理论视域。不仅柳青、路遥的文学遗产可以得到
重新理解和阐释，新时代涌现的密切关注新的现实之变、力求
以中国智慧和中华美学精神表达时代新变的作品也可得到更
为充分的价值定位。

重建自我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及复杂的文
化传统之间的关联

记 者：书中所论述的很多作家，既与陕西这片土地存在
着血脉联系，又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紧密关联。您认为地方性
（地域性）与社会主义文学所具有的总体性之间有哪些重要的
内在关联？

杨 辉：可能受惠于古典思想的影响，近些年来，我愈发

意识到无论研究多么宏大的议题，个人生命的实感经验都是
不可或缺的出发点。个人对切己的现实议题的感知、对深厚的
历史文化的感通、对更为开阔的天地消息的感发，均会影响到
其所关注的问题论域以及可能的回应方式。因此，我也特别感
念陕西这块文化厚土对我个人写作的滋养。延安文艺发端于
陕西，中国古典思想、文学和文化，在陕西也有极为深厚的积
淀。这些内容，几乎都可以自然地转化进个人的思考和研究，
影响甚至形塑个人的文学和文化观念。比如我们学校新校区，
距柳青当年扎根的皇甫村不过10余里，距极具历史、地理、文
化意义的秦岭不过20余里。山川地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既
影响了千百年间古今人物的文学创造，也会影响评论和学术
研究的基本面向。陕西地域文化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甚至成就
了陕西数代作家的写作，但他们的作品并未局限于此。如路遥
所言，柳青笔下既有对蛤蟆滩各色人物生活和命运变化的精
微叙述，更有基于中国甚至世界视野的宏阔表达，是“尽精微”
和“致广大”的结合。地方性（地域性）终究需要汇入总体性的

宽阔河流之中，才能彰显其价值和意义；反之，如果缺少甚或
没有这样的关联，便可能滑向一个狭隘的视域而不自知。在这
一点上，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无疑有着颇为重要的参照
意义：一是从时代精神总体性意义上密切关注正在行进中的
社会现实；二是充分感通底蕴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打开宏阔的
文化精神视野；三是始终坚守具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现实
主义传统并因应新的现实语境之变，赓续和发展这一传统。这
是陕西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基本面向，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的
核心要义。

记 者：您对当代作家的细致解读令人印象深刻。您曾提
出，以柳青等为代表的优秀作家，将生活世界中的诸多细流引
入宽阔的创作河床上，使看起来平常的生活有一种巨大而澎
湃的思想与历史容量。您认为，在今天，创作者应当如何学习
柳青这种创作精神？

杨 辉：自我与宏阔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关联，很多时
候并不会自然发生，而是需要写作者做长期的、持续的自我拓
展的工作。细读柳青的创作谈以及他剖析自身的思想和美学
观念的论述文字，可以发现，在柳青的文学观念中，思想修养
和文章修养皆在持续展开。《转弯路上》《美学笔记》《柳青随笔
录》及《柳青传》收录的柳青晚年谈话，皆是比较典型的文本。
而《在旷野里》和《创业史》中关于人物“新”“旧”观念的对照，

“新人”在创造新生活过程中的自我创造，已然包含着深入的
自我修养工夫。“身”可以修，可以“养”，可以在克服现实种种
困难的过程中不断磨砺从而抵达一种理想的境界——其极致
处，甚至可以参天地、赞化育。这是古典思想的重要特征之
一。柳青说过，“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其中蕴
含着的“自我”与“世界”的辩证关系，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
涵，是柳青作为作家在党性修养和文章修养上给后辈写作者
的重要启示。由自我修养出发，层层展开宏阔的世界关切，即
属古典思想由“内圣”而至于“外王”传统的要义所在。或许还
可以借用理论评论界近期热议的“大文学观”，来进一步思考

和说明这一问题。“大文学观”之大，既在文学与广阔的社会生
活的密切关联，也在对底蕴深厚、维度多端的古典传统的赓续
与发展。如此，既可以重申文学的社会关切，也可以重解古典
传统的丰富意涵，打开更为开阔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视野。古
典思想中有境界论和工夫论。境界论申明人之修养朝向外部
生活世界甚至天人宇宙的无尽可能；工夫论则详述抵达境界
的基本修养方法。精神修养亦可衍生出文章修养。如何与柳
青一样，充分感应时代精神总体性，在宏阔的视野中理解和处
理个人生命实感经验，既涉及精神修养，也关涉文章修养。换
言之，需要努力超克将文学视为个人情感的自我表达的狭窄
视域，重建自我与时代、自我与他者、自我与广阔的社会生活
及复杂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联，由此抵达前述“尽精微”与“致
广大”有机结合的境界。与之相应，中国古典众体皆备的文章
观念亦可效法，思与言皆可有更为丰沛的能量和更为开阔的
视野。既不拘泥于个人情感的自我表达，目光亦向广阔的外
部世界、复杂的精神传统敞开，则所见所思自有不同。这是学
习柳青创作精神的重要方式，也是“大文学观”之于当下创作
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关注“社会主义新人”的新情感、新经验

记 者：“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话题也是您研究的重点。您
认为，在技术与媒介不断变革的当下，作家如何才能更生动地
书写“社会主义新人”？随着新大众文艺浪潮的兴起，素人写作
者的笔下是否已经涌现出“社会主义新人”的诸种特质？

杨 辉：随着时代阶段性主题的自然调适，“新人”的意涵
也在不断生成、变化之中。这是“新人”和“新生活”交互创造
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新的技术和媒介环境下，作家和他笔下
的人物所面对的生活场景也已发生巨变，既有的想象和处理
现实生活的方法面临种种挑战。可以近年来的乡村“新人”
书写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由于获取信息的方便快捷，身处
乡村的人物也可以迅速而全面地获取关于广大的外部世界的
种种讯息。这些讯息甚至可以打开他们对于个人生活世界的
全新理解。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便是“新人”对其此前习焉不
察的乡间自然风景的意义的“发现”，以及对人在天地之间的
生命状态的精神感应。这种感应和发现，既是人物重启传统
文化的尝试，也是创造新时代新文化的必然结果。这些因素，
皆可打开“新人”在创造新生活过程中自我创造的新境界、新
情感、新经验。书写这些新经验及其深广的时代意义，是新时
代文学“新人”塑造的要义之一。与此同时，在新媒介促进下，
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很多身处生产生活一线的劳动者拿起
笔来书写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经验。这本身便是“人民文艺”进
入新时代呈现的新状态，是时代“新人”自我创造和自我表达
的重要表征。他们的作品，属“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大多不事
雕琢，也不受当代文学传统观念和审美表达方式的“规约”，自
有生命自内而外焕发出的勃勃生机，素朴的叙述中自蕴一种
震撼人心的力量。他们在日常劳动之余的文学创造，可以表
征新时代“新人”的基本特征。其现实和文学意义，正在被深
入讨论。

记 者：我们每个人都深深感到技术对于文学、人文的影
响正在显著发生。我们生活在“未来已来”的世界之中。您认
为，如何看待技术浪潮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

杨 辉：历史地看，晚近70余年来，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
核心精神一以贯之，但也有因应新的现实语境之变的自然调
适，存在着“常”与“变”的辩证关系。以虚拟世界的独异创造象
征性地回应具体的现实疑难，亦是深具现实实践意涵的社会
主义文学要义之一。新技术的发展，的确对文学的生产、传播
和接受方式影响巨大，也给当下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提出了
很多紧迫、难解的新命题，考验着写作者的创新创造活力以及
理论工作者回应现实议题的能力。比如，在AI的冲击之下，人
的写作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应该如何定位？AI究竟会给人文社
会科学既有的研究方法带来怎样的挑战和机遇？凡此种种，

“危”与“机”并存，相关问题目前仍在持续展开过程中，一时也
难有定论。它们构成了我们的时代前所未有的新经验。对这些
新经验、新问题的回应必然会打开与时代相应的新观念、新路
径和新方法，成为文学和理论研究“新变”与“代雄”的新可能。
这些现实的新变最终都会被融汇到社会主义文学的总体性视
域之中，成为社会主义文学进入新时代后新经验、新创造和逐
渐开显的新境界的重要表征。

■对 话

杨杨 辉辉：：地域性终究需要汇入总体性的宽阔河流之中地域性终究需要汇入总体性的宽阔河流之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康春华康春华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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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文讯八方文讯
本报讯（记者 罗建森） 8月26日，由

上海市作协主办的“传承·交流·创新——文
学批评的跨代交流”座谈会在沪举行。中国
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中国作协副
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上海市作协主
席孙甘露以及20余位作家、评论家与会。此
次活动以批评家程德培的著作《要对夜晚充
满激情——七〇话七〇》为引，旨在讨论文
学批评如何更好面对不同代际的写作者。

邱华栋表示，程德培的批评是一种“有
根”的批评，他拒绝用理论强行切割文本，坚
持让见解从具体的阅读中生长出来，始终以

“在场”来拓展批评边界，身体力行与创作现
场同频共振。他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文学遗
产，即守护批评的“骨”，在流量面前保持独立
的审美判断，不写程式化的人情评论，同时时
刻关注当下文化生态，在自我更新中不断生
长。希望大家秉持这份信念和勇气，与时代同
行、以文字立心，这是对程德培最好的告慰。

与会者认为，程德培以“笨功夫”守护了
文学批评的根脉，他将批评视作一种不被外界因素
裹挟和影响的写作姿态，以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不
断孕育批评新声。程德培虽非学院派出身，却能够
引经据典、视野开阔；虽是“老派人”，却始终关注年
轻一代的创作。当下文学批评存在扁平化、同质化
的问题，程德培留下的批评精神——将批评家自身
的阅读经验与生命体悟和盘托出，对人怀有体恤、
对作品保有锐气，恰是一剂对症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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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中国文化的传承、创新”研讨会举行

今年是鲁迅执教厦门大学100周年。8月21日至24日，由厦
门大学主办的“鲁迅与中国文化的传承、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福建省政协副主席
刘献祥，厦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国旺，福建省文联党组成
员、专职副主席林秀美，福建省作协副主席钟红英及150余位专
家学者与会交流。

阎晶明表示，鲁迅将深厚的传统学术底蕴与宽阔的现代视
野相结合，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作品，这是
鲁迅研究的重要课题。研讨会上，学者们紧扣时代主题，深入发
掘鲁迅文学精神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思考中国文化在
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传承创新。大家认为，鲁迅是我国思想文化战
线上一面光辉的旗帜，其文学精神指引我们深耕经典、守正创
新，在秉持开放包容的同时厚植精神底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生命力。 （教鹤然）

青年编辑评论家探讨文学的“诚与真”

8月27日，由上海文学杂志社主办的“‘从鲁迅的椅子到青
年的圆桌’——青年编辑、评论家座谈”活动在上海举行。上海市
作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高渊及30余位青年编辑、评论家参
加活动。

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与传播，需要作者、编辑和
评论家共同努力。与会者认为，编辑要以真诚之心对待作家作
品，要与作者有真正的交流，只有“诚与真”才是文学永远不可让
渡的“椅子”。今天的文学刊物应该主动拓宽视野，建立有效的培
育机制，编辑既要守住审美的门槛、确保刊物质量底线，又要积
极发掘文学新人，成为扶持新人的梯子。AI时代，作家、编辑和评
论家都需要坚守人的主体性，坚持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对文学的
情感，不从众从俗，在实际行动中理解和阐释“文学是人学”这一
命题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 （教鹤然）

“甘肃文学八骏”作品集在陇发布

8月20日，由甘肃省文联、读者出版集团主办的第四届“甘
肃小说八骏”作品集《群山的回响》与第五届“甘肃诗歌八骏”作
品集《星群的叙事》新书发布会在甘肃兰州举行。甘肃省文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王正茂，读者传媒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郧军涛，敦煌文
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先孟以及入选青年作家等参加活动。

“甘肃文学八骏”涵盖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等多个领
域，自2005年创设至今，已累计遴选培育百余名本土优秀作家。
此次推出的两部新书立体呈现了甘肃当代文学创作的厚度与锐
度，《群山的回响》汇集了牛利利、王选等8位作家的代表作，《星
群的叙事》集结了阿天、王悦等8位诗人的近300首诗作。这些青
年作家生长于陇原，既熟稔乡土文脉，又紧跟时代潮流，始终坚
持向下扎根、向深求索、向新而行。 （杨茹涵）

寻回生活的“一米之光”

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的“西湖讲坛”第五讲中，作家、学者

梁鸿以“一米之光：我们的爱，我们的生活”为题展开分享。西湖
文学院执行院长王晓乐致辞，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主
持活动。

梁鸿从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切入谈到，一个人要意
识到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并懂得何为真正的爱。热爱是一
种能够滋养生命的精神力量，是从对一草一木、对他人命运的真
切感知中生长出来的。唯有先珍视自我、感受自我的“存在”，才
能真正理解如何爱他人。在黄平看来，我们唯有拓宽生活维度、
平衡自己的身心状态，才能获得新的广阔天地。

《牡丹亭》以音乐剧语汇对话经典

由中央戏剧学院与北京天桥盛世剧院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制作运营的原创音乐剧《牡丹亭》将
于9月28日在中戏东城校区实验剧场首演，并将于2027年元旦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与观众见面。该剧力求以音乐剧语汇对话
经典，以当代视角重塑人物形象，向世界传递中国哲学精神、文
化智慧与美学品格。

汤显祖的《牡丹亭》是彰显东方浪漫精神的经典剧作。此次
创排的同名音乐剧对原著进行了适配舞台表达的重构与打磨，
旨在通过现代艺术语言和舞台技术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国原创音乐剧发展提供实践范
本。全剧以宋代雅韵为美学底色，融汇中西音乐元素，同时将传
统意象融入整体叙事，以节气时令承载关键情节，以自然物象映
衬人物心境，着力突出青春主题和剧目的当代价值。该剧由中戏
师生、校友组成主创与演员骨干团队，是“音乐剧高校联盟”产学
研协同取得的又一成果。

（王 觅）


